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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京朝鲜实习生的历史考察 :
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董 洁

(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 要: 北京市作为中国接受朝鲜实习生的 39 个城市中的一个，自 1950 年起，开始接受和培训朝

鲜实习生。在开展朝鲜实习生工作的过程中，北京市始终遵循中央指示精神，将实习生项目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来完成，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在技术学习和生活娱乐的各个方面，给予朝鲜实习生照顾和优

待。在遭遇新技术泄密而限于外交被动之时，北京市以政治为先，以不伤害中朝两国关系为前提，向朝

鲜慷慨公开新技术。朝鲜实习生项目作为中朝关系的一个缩影，说明中朝关系的交往准则并非是现代

国家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是共产党党际关系中的政治准则，因此，意识形态是决定彼此间开展所有关

系活动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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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外国技术工和技师前来本国的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习，即培训外国实习生，是冷战时期社会

主义国家彼此间经济技术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和朝鲜是较早缔结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国

家，1950 年代初至 1960 年代中后期，朝鲜政府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实习生，在中国各地方厂矿企业学习

与生活。
观察朝鲜实习生在华生产及生活形态，不仅对理解接收实习生现象，分析中朝政策变化，揭示中朝

关系的历史走向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特点进行再认识。

朝鲜实习生来华概况

①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41—242 页。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0003—01，第 32 页，第 35—39 页。
③ 当时的旧人民币 8 万亿元，折合新人民币 8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

人民币的命令》，于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中国接收朝鲜实习生工作肇始于抚养朝鲜战争孤儿。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抚养了 1 万多名朝鲜受

难儿童，战争结束后，应朝鲜政府要求，其中的 2500 名继续留在中国，学习生产技术。这不仅是朝鲜来

华的首批实习生，也是中国接受的第一批外国实习生①。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经济满目疮痍，为了使朝鲜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尽快重建国民经济，中国政

府决定给予朝鲜政府经济援助。1953 年 11 月，金日成率领朝鲜代表团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中朝两国

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商谈，其中包括了中朝贸易等诸多问题②。11 月 23 日，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

中朝两国政府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在公报中，中国政府不仅“免除 1950 年 6 月

25 日起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止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还将于 1954 年至 1957 年四

年内，再拨人民币八万亿元③，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另外，为促进两国技术合作，双方还达成协议“由朝鲜派遣技术工和技师前来中国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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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并由中国派遣技工和技师前往朝鲜某些生产部门协助工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并接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学生前来中国各大学和各专科学院学习”①。至此，中朝两国间的经

济技术合作关系被固定下来，接纳和培训朝鲜实习生项目正式启动。
根据 1957 年 12 月 31 日在平壤签订的《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第二条规定，中朝科学技术合作

委员会于 1958 年 11 月组成，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负责制定派遣朝鲜实习生计划

及商讨接待事宜②。
1960 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谋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积

极扩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范围。据国务院对外联络总局统计，仅 1963 年下半年就有阿尔巴尼亚、古

巴、朝鲜、越南、尼泊尔 5 个国家的 378 名实习生来华，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地区学习。1963 年下半年

结业回国的有古巴、朝鲜、越南三个国家的实习生 203 人③。
然而 1967 年 5 月 10 日，国家外经委却突然通知各执行部委，要求暂停接待朝鲜实习生的各项准备

工作，其理由是:“由于朝方长期拖延实习生来华时间，给中方准备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和损失。”这实际

上是中国政府对朝鲜实习生项目的全面喊停。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即根据这一通知，做出指示:“该

部的援朝各成套项目已签合同和未签合同、培训朝鲜实习生接待准备工作，全部暂停。已确定的培训

工作人员可暂安排其它工作。正在进行的技术培训工作，可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完成后，告一段落”④。
始于朝鲜战争时期的朝鲜实习生培训工作就这样在 1967 年戛然而止。但朝鲜来华实习人数较

多，与中国人民关系良好却是不争的事实⑤。由于政治观点一致，朝鲜实习生易于管理⑥。朝鲜实习生

在中国学习了炼钢、造船等专业知识，学成回国都走上了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岗位⑦。

“只准作好、不准作坏”的政治任务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综合卷)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
第 925—926 页。

② 《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1958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66，第 1—9 页。
③ 《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 年 8 月，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90—617 页。
④ 《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暂停接待朝鲜实习生准备工作的通知》，1967 年 5 月 31 日，上海市档案馆，B112—5—132，第 24—25 页。
⑤ 《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外国实习生工作初步总结》，1963 年 8 月，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90—617 页。
⑥ 《北京市实习生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64 年 8 月，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71—586 页。
⑦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5 日，第 5 版。
⑧ 康士植于 1952 年 2 月 24 日从京华橡胶厂转到新华橡胶厂。北京京华橡胶厂:《关于朝鲜工人康士植同志学习生活情况总结》，

1952 年 1 月 19 日，北京市档案馆，022—010—00403，第 18 页。
⑨ 北京供销合作总社牙刷工厂报北京工商局:《关于朝鲜工人金元圭同志学习和生活情况的报告》，1952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档

案馆，022—010—00403，第 16—17 页。
瑏瑠 中国轻工业部向北京市企业公司转发中财委: 《关于朝鲜友人来我国实习的通知》，1953 年 2 月，北京市档案馆，016—001—

00009，第 438—439 页。
瑏瑡 北京市化学工业公司人事科转抄中经委 1953 年 1 月 7 日( 53) 财经密秘字第 13 号通知:《关于朝鲜实习生在实习中应注意事项

的通知》，1953 年 1 月 26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1—4 页。

从目前可查阅的北京市档案来看，有关朝鲜工人来京实习的最早记录是 1951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

人民政府工商局介绍康士植⑧和金元圭⑨分别前往北京京华橡胶厂和北京供销合作总社牙刷工厂实

习。早期来京学习技术的朝鲜工人尽管少而分散，相关的规定和政策也不健全，但实习厂矿彰显着中

国人的诚意和待客之道，这与当时中国国内抗美援朝的整体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1952 年底，政务院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财委) 多次召开会议并下达通知，向承担实习工作的有关部门强调:

“应贯彻朝鲜友人来我国学习的政治意义。发扬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地采取热烈欢迎态

度。他们在学习时，厂方应和青年团、工会联系，请其协助解决他们学习中所发生的问题，帮助他们学

好应学会的技术”⑩。1953 年 1 月 7 日，中财委再次下达通知，要求将“朝鲜实习生的安排工作当作‘抗

美援朝’的具体工作加以重视”瑏瑡。
1953 年 11 月《中朝经济技术协定》签订后，大批朝鲜实习生来华。为了更好地完成接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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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委于 1954 年 7 月 16 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应把朝鲜实习生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拿出

“只准作好、不准作坏”的工作态度。各厂矿领导要亲自掌握，有关部门协助。结合实习生的到厂，进一

步教育职工，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地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授给朝鲜实习人员，并做好团结工

作①。7 月 17 日，中财委就朝鲜实习生的实习计划再发通知，尤其是就如何制定计划进行了详细指导。
建议实习计划要根据朝鲜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 即实习人员登记表) 、实习人员的具体条件以及本厂生

产技术的实际情况，三方面结合进行制订。实习计划要具体明确。工人应以操作为主，理论课必须与

实际操作密切结合; 技术人员应根据具体条件，除学习技术外，进行必要的技术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

课，以达到将其培养成为较全面的技术领导干部的目标②。
北京市实习单位对接待实习生工作很重视: 事先为实习生准备好住宿与办公的用房。实习生抵京

时，均派人到车站迎接。实习生到京后，各厂的负责人陪同实习生便餐一天，游览名胜古迹一次。并依

照“缺啥补啥”的原则，给实习生添补了衣服、被褥等。此外在饮食方面也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

给予方便③。
1954 年至 1956 年是朝鲜实习生来华的高峰期，自 1957 年开始，朝鲜来华实习生人数逐渐下降。

在北京市的档案中，未能找到 1957 年至 1960 年朝鲜实习生来京实习的相关记录。据统计，截至 1962
年，在京的朝鲜实习生有 14 人，分在北京市七一八厂( 即国营第二无线电器材厂) 和七七四厂( 国营凯

发音响公司) 实习。其中七一八厂接受朝鲜实习生 13 人，分为三批，1962 年 5 月第一批 9 人，1962 年 8
月第二批 3 人，1962 年 11 月第三批 1 人。七七四厂接受朝鲜实习生 1 人，1962 年 8 月来京。1963 年

时，在京朝鲜实习生仅剩下 6 人，其中七一八厂 5 人，七七四厂 1 人，这 6 名实习生于 1963 年 8 月

回国④。

① 中财委( 54) 财经工基技王字第 282 号:《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54 年 7 月 16 日，北京市档案馆，017—
001—00664，第 574—575 页; 上海市档案馆，A38—2—352，第 67—68 页。

②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办公厅通知( 54) 财经工基技王字第 285 号:《关于制定朝鲜实习生实习计划及贯彻
计划有关几个问题的通知》，1954 年 7 月 17 日，北京市档案馆，016—001—00174，第 562—564 页; 上海市档案馆，A38—2—352，第 64—
66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报送外贸部: 《关于接待朝鲜实习生的情况简报》，1956 年 9 月 10 日，北京市档案馆，017—0010—
00664，第 586—590 页。

④ 《 1960—1962 年北京市实习生情况》，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87—589 页。
⑤ 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七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1953 年 8 月 7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34—36 页。
⑥ 这里的分即为工资分，这是一种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吃穿用实物为计算基础，折合人民币支付的工资计算单位，于 1955 年 7 月废

除。根据统计资料，北京地区一个工资分约合旧人民币 2200 元，253 分约为 56 万元。详见当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6 年，第 62—71 页。

当然，北京市在接待朝鲜实习生的早期，由于经验不足，也曾暴露了一些问题，如生产安全问题。
当时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实习的一批朝鲜实习生，因为年纪轻，很爱玩，在生产中险些造成人员、生产

上的大事故。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由于实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一

些腐蚀性较强的化学试剂，因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导致生产安全方面的小事故偶有发生。为了保障

朝鲜友人的安全与健康，研究所要求同一车间的中国职工要特别注意朝鲜实习生的安全，危险有毒的

化学制剂都不让实习生单独操作及使用⑤。

朝鲜实习生工作中的待遇问题

朝鲜实习生在华待遇标准是实习生培训工作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待遇的好坏、标准的高低，直接反

映着朝鲜实习生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援助朝鲜的态度。
1952 年 11 月 12 日，中财委发布第 161 号通知，明确朝鲜来华实习人员的待遇标准。朝鲜实习生

在未分配至实习现场前: 除补齐所需衣物、日用品外，招待会餐一次 25000 元，每天 13000 千元，零用费

每人五万元。此外还招待洗澡二次、理发一次、烟每人每天一盒、茶叶半两，看电影 2 次，游览 2 次。到达

实习现场后，每人每月生活费 253 分⑥，按各地区分价计算，此项开支包括伙食、鞋、袜、学习用品及零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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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制度由各地区按季节发给衣物，每年单衣一套、褂衣一套、棉衣一套。朝鲜实习生的医药、房租、
水电费，均实报实销，上述所有开支均由各大区根据规定垫付，逐月向主管上级报告并汇报中央财政部报

销①。即朝鲜实习生抵达中国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衣食住行、医疗、娱乐，均由中国政府负担。这充

分体现了中央关于“朝鲜友人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完全由国家统一负责”②的指导精神。
除承担朝鲜实习生在华期间费用，在具体执行时，各接待厂矿也力图为朝鲜实习生营造一种“宾至

如归”的感觉，这从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的招待细节中可见一斑。在朝鲜实习生未到所之前，研究所

已经作好周密安排: 动员职工五十余人搬去所外居住，为 16 名朝鲜实习生腾出宿舍。在实习生到所

后，特意在他们住宿周围分配可靠的同志，派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饮食。实习生外出时有专人陪同，

在车间工作时指定专门可靠的人负责他们的安全问题。研究所还为朝鲜实习生另设食堂，由专人做饭

菜送水，全力照顾实习生的饮食③。由于伙食过于丰盛，最初两个月朝鲜实习生的人均伙食费超出了原

定 15 万元的标准，达到了 18 万元左右。后来朝鲜实习生主动提出愿意和中国同志在一起吃，希望想

吃什么可以买什么④，但在改为和中国工人一样的食堂制后，研究所依然为朝鲜实习生们准备一些朝鲜

菜⑤。研究所在了解到朝鲜人爱吃大米的饮食习惯后，想方设法为实习生购买好大米⑥。在中国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后，研究所职工的伙食中都掺入了粗粮，但为照顾朝鲜实习生的饮食习惯，研究所专门为

他们准备了好大米⑦。

① 中财委秘字第 161 号通知:《关于朝鲜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定》，1952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
005—00015，第 57 页。

② 中国轻工业部向北京市企业公司转发中财委: 《关于朝鲜友人来我国实习的通知》，1953 年 2 月，北京市档案馆，016—001—
00009，第 438—439 页。

③ 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朝鲜同志一月来实习简单情况》，1953 年 2 月 26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48—53 页。
④ 根据 1952 年 7 月 23 日教育部所发通知，当时普通高校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 12． 5 万元，高等师范院校本科生每人每月 14 万

元。具体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 66 页。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 《五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1953 年 6 月 4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17—18 页，第 27—28 页。

⑤⑥⑦⑧⑨ 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六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23—36 页; 《八月份
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16 页、第 30—33 页;《九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37—38 页;《朝鲜同志一月来实习简单情况》，第
48—53 页;《四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16 页、第 21—22 页;《五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17—18 页、第 27—28 页; 《八
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16 页、第 30—33 页;《三月份朝鲜同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41—45 页。

⑩瑏瑡 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朝鲜同志一月来实习简单情况》，北京市档案馆，018—007—00004，第 48—53 页; 《五月份朝鲜同
志学习情况报告》，第 17—18 页，第 27—28 页。

瑏瑢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1953 年 12 月 31 日，АВПРФ，ф． 0102，оп． 7，д． 47，п． 27，л． 115 － 120;《人民日报》1953 年 11 月 24 日第 1
版。《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中国专家条件的协定书》，见上海市档案馆，A38—2—352，第 50—52 页。

在实习之余，北京市化学试剂研究所还为朝鲜实习生们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 定期组织实习生

们去观看电影、京剧、杂技表演等，平时组织实习生们打排球、篮球等⑧。这也加速了朝鲜实习生对中国

环境的适应，早期因为语言不通说话不妥而与中国职工之间发生的小误会⑨越来越少，朝鲜实习生与中

国职工越发团结。实习生刚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因为不适应新环境，11 人生病( 其中 1 人患湿疹，1 人

患风湿性关节炎) 瑏瑠，在研究所的悉心照顾下迅速恢复，并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身体状况。5 月份研究所

组织实习生集体透视，除一人有轻微肺病外，其他实习生健康均正常瑏瑡。
在华的朝鲜实习生的实习待遇，和同一时期在苏联学习的朝鲜实习生相比，条件要远远优于苏联。

来华实习的朝鲜工人，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朝鲜政府仅

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旅差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

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 100—150 卢布。中方的慷慨程度，甚至令苏联外交部远

东司都感到相形见绌，以至于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瑏瑢。
1954 年，《关于中国给予朝鲜技术援助的共同条件》( 以下简称为《共同条件》) 签订后，在培训朝鲜

实习生费用的分摊方面，中朝两国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划分: 实习人员来中国和回国旅费及在中国境内

转厂和去大使馆汇报工作的旅费由朝方负担，从中国政府的援朝款项中支取。实习生在中国实习期间

的工资、实习过程中产生的实习费用以及医疗费用由中方负担。实习生每月伙食费、房租费、服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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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交通费及零用费等，由实习生个人负担①。实际上，朝鲜实习生从朝鲜出发到中国、在中国实习

直至实习结束回国，其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仍然是由中国政府支付，但由于朝方负担部分的标

准由朝方自行制定，因而在具体的待遇规定上有所调整。
首先是未分配至实习单位前的每日补贴，根据 1956 年 5 月财政部颁布的朝鲜实习生待遇规定，朝

鲜实习生抵达中国还未分配到实习单位时，每人每日日常补贴 8 角，零用费每人 5 元②。1952 年规定中

的标准为每天 13000 元，根据 1955 年 3 月实行币制改革时旧币一万元折合为新币一元计算，即为每日

一元三角。1956 年的每日补贴标准要低于 1952 年。
再就是朝鲜实习人员出行的标准。此前，朝鲜实习生的回国的车票由中方负责，原则上按照软席

卧铺( 如一次回国人数过多买不到软席卧铺时，硬席卧铺或软座席都可) 的标准，并按照他们要求到达

的目的地实报实销。旅途中生活补助费，按所购车票到达地所需的日程，每日按 25000 元发给③。朝鲜

实习生前往分配厂矿时，均坐软席，超出一天者一律卧铺④。在中国，一般只有达到部长级别，才可享受

出行时软席卧铺或软座席的出差待遇。在 1956 年的待遇中，朝鲜实习生的出行标准改为: 乘火车一律

只乘硬席，不乘卧铺⑤。

① 外贸部( 54) 成二密字第 170 号函:《关于中国给予朝鲜技术援助的共同条件》，北京市档案馆，141—001—00139，第 2—5 页。
②⑥ 财政部: 《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在实习期间所用翻译人员费用开支的规定》，1956 年 5 月 14 日，北京市档案馆，141—001—

00139，第 32—39 页; 第 32—39 页。
③ 中财委第 331 号通知:《关于来我国实习的朝鲜实习生回国手续及路费报销颁发的通知》，1953 年 5 月 21 日，北京市档案馆，

018—007—00003，第 4—5 页。
④ 中财委秘字第 161 号通知:《关于朝鲜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定》，1952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市档案馆，018—

005—00015，第 57 页。
⑤ 财政部:《关于朝鲜实习人员和在实习期间所用翻译人员费用开支的规定》，1956 年 5 月 14 日，北京市档案馆，141—001—

00139，第 32—39 页。
⑦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482—484 页。
⑧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希望切实负责朝鲜实习生医疗预防工作由》，1954 年 8 月 20 日，北京市档案馆，141—001—00139，第 7 页。
⑨ 财政部、对外贸易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朝鲜实习生病员处理办法》，1955 年 3 月 22 日，北京市档案馆，017—001—00216，第

1584—1587 页。

1954 年之前，朝鲜实习生在华一切费用均由中国中央财政统一负责、实报实销，没有预算也没有限

额，中国政府历来提倡国际主义，自然是倾其所能地优待; 1954 年之后，培训费用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

和援朝款项支出两部分，尤其是援朝款项支出部分由朝鲜方面自行控制和分配后，朝鲜实习生的待遇

规定中，由援朝款项支出的部分中标准出现理性的下调。
尽管如此，由中方负担的部分，如实习生在华实习工资和医疗待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微提。

1956 年实习生待遇规定中要求各实习单位可按照工程师( 技师) 65 元，技术员 55 元，技工( 包括徒工)

45 元发给朝鲜实习人员每月生活津贴费⑥。参照 1956 年中国实行工资改革，全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52． 66 元的标准，朝鲜实习生工资中的最低档要高于在非工业部门的企事业单位、教育部门和供销合作

职工的平均工资⑦。
此外，朝鲜实习人员在华实习期间的所有医疗费用均由所在实习单位实报实销。住院时伙食费原

则上应由实习人员自行支付，但如遇到住院伙食费过高，实习人员自行支付有困难，或超出实习人员日

常伙食开支部分，实习单位将予以补助⑧。朝鲜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因病需要镶假牙、假眼、配眼镜者，如

工作及生活所必需者，经医生证明，其费用可实报实销。实习生因病死亡者，其丧葬费与中国同级技术

人员死亡之丧葬费同样处理⑨。

朝鲜实习生工作中的技术保密问题

技术保密是中朝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中的敏感话题，在培训朝鲜实习生的过程中，哪些技术可以公

开，哪些不可以; 可公开的技术是“部分公开”，还是“全部公开”? 要做到保守国家机密的同时又不伤

及中朝感情，拿捏技术保密的尺度，是中国政府开展朝鲜实习生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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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是朝鲜实习生的返国高峰年，因回国实习生人数较多，保密问题日益凸显: 部分朝鲜实习生

在返国时，携带了实习厂矿的内部资料、车间生产情况日记本、产品生产过程等。出于保守国家机密的

需要，对外贸易部于 1955 年 8 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实习企业严格遵守 1954 年 8 月 20 日中财委发布的

第 337 号规定，对实习结业的朝鲜实习生的实习报告、讲义、笔记要加以审查，其中不得记载生产、基建

计划及其执行结果等国家机密，之后经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送对外贸易部，再转交朝方。实习企业

不得直接将实习报告、讲义、笔记交由朝鲜实习生携带回国①。12 月，针对北京市在转送实习生资料方

面所遇具体问题，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回复: 除强调结业朝鲜实习生的实习报告、讲义、笔记等不得交由

实习生自行携带回国外，还指出当实习生索取技术资料图纸时，一律由朝方统一向外贸部提出，经由有

关部门批准后，再由外贸部转请有关部门供给。此外，在实习生整理装箱时，填空物不得使用旧报纸、
杂志、文件等，只可用无字废纸或炮花②。由此可见早期中国政府在接待朝鲜实习生时，技术保密方面

还是较为严苛的。
随着中朝关系的逐渐升温，中国政府严苛的保密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57 年 7 月 4 日，对

外贸易部一纸新规定废除了 1954 年的第 337 号规定，新规定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今后凡兄弟国家实

习生实习结业回国时，其实习报告、讲义、笔记由实习生所在厂矿企业领导审查批准并出具证明后即可

携带回国”③。也就是说日后朝鲜实习生回国时，其报告、讲义、笔记只要获得实习企业领导的批准即可

自行带回国，无需再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后通过外贸部转交朝方，中方保密政策的尺度有所放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朝鲜实习生工作结束阶段的几项工作的通知》，1955 年 8 月 15 日，北京市档案馆，017—
001—00216，第 1595—1596 页; 上海市档案馆，A43—1—37，第 57 页。

② 中国技术进口公司送北京市第二地方工业局:《转送实习生资料应注意事项》，1955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市档案馆，017—001—
00216，第 1597—1598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兄弟国家实习生的实习报告、讲义、笔记携带回国的规定》，1957 年 7 月 4 日，北京市档案
馆，017—001—00242，第 431—433 页。

④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外办、陈毅、聂荣臻副总理:《请批示朝鲜聘请我国技术人员和派遣实习生事》( 60 ) 科合武字第
432 号，1960 年 6 月 30 日，北京市档案馆，002—012—00243，第 2765—2766 页。

⑤ 《张彦同志在实习生会议结束后各部门地方外办座谈会上的发言》，1963 年 8 月 19 日，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55—570 页。

1960 年，朝鲜提出向中国派遣一批实习生，要求学习当时中国刚刚研发出的新技术———超声波发

生器的制造与使用，中方对此的态度是“对这批实习生不能不接受”，并且“如果朝鲜政府参观团参观后

要求派更多的技术人员来实习时，也拟同意”，但向朝方提出“对于实习超声波的朝鲜实习生，要求朝方

作为保密项目处理，建议朝方对实习人员要认真审查，并要求实习生遵守保密规定”; 对接待实习生的

中方企业则提出: 如遇到朝鲜实习生接触到超声波应用和管道反应新技术的情况时，建议如实习中不

需要接触上述技术时，就不必主动介绍，但也不要勉强隔离，如实习中接触到上述技术时，还是可以介

绍，不成熟的应说明不成熟，老老实实不夸张。同时对于其他未公开的重要技术仍要注意保密，接待单

位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准擅自向实习生作介绍④。可以说，在新技术公开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标准

是: 对于新研发的技术，不主动介绍; 对于朝鲜已知的新技术，坦诚不回避，有需求不拒绝; 而对朝鲜未

知的新技术，则仍需保密。
1961 年《中朝同盟条约》签订后，中朝两国愈发亲密无间。1963 年 8 月全国实习生会议期间，主管

实习生工作的负责人在发言中甚至公开表示:“我们对朝鲜是无保留的”，“像朝鲜这样一个党是了不起

的，硬骨头，这样的兄弟是不能不援助的”⑤。正是这种兄弟一家亲、无保留的指导思想使得北京市有关

部门在技术保密问题上麻痹大意，导致 1964 年 3 月北京七一八厂发生将金属模电阻原材料金属粉来

源泄露给朝鲜实习生的泄密事件。
北京七一八厂自 1962 年 6 月起开始接收朝鲜实习生，其中一些实习生来华前既未签订合同，也未

确定实习内容，到厂后朝方才提出实习计划。厂里的朝鲜实习生通过厂里的黑板报了解到七一八厂刚

试制成功金属模电阻后，就多次提出增加金属模电阻学习，工厂表示不统一安排，但对方坚持，后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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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批准后实习，但上级机关也指示: 七一八厂金属粉来源保密，不得暴露，必要时可说明系苏联供应。
在中方同意朝方实习后，朝鲜实习生更是千方百计企图摸清金属粉来源，而七一八厂显然对此情况估

计不足，没能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周密部署，最终造成泄密事件。直到 3 月 21 日，朝鲜实习生组长向七

一八厂 3818 办公室提出实习金属粉要求，工厂才觉察此事。工厂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最终查清，金属

粉的来源是从车间的材料消耗定额泄露出去的。材料消耗定额按工厂保密规定，列为一般工艺资料，

朝鲜实习生可以随意借阅，正是这份材料中泄露出金属粉系某单位生产。朝鲜实习生曾先后于 3 月 10
日和 4 月 2 日两次借阅上述材料，不仅全文抄录，而且在 4 月 2 日借走后，耽搁两日未还。期间朝鲜实

习生组长于 4 月 3 日去过大使馆。这一泄密事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朝方在得知金属模电阻原材料金

属粉来源后不久，朝鲜武官即正式向中国国防部外事处提出实习金属粉要求。6 月上旬，崔庸健委员长

访华时，朝鲜副武官又向中国提出此要求，并流露出对中国的不满，后经国防部请示总理，批准朝方实

习要求。北京市在总结实习生工作时，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泄露国家机密造成损失，而且使我方在外交

活动中极为被动”①。显然，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在对朝外交中陷于被动才是中方担忧的重点，中方

不希望因为这样一个泄密事件而得罪朝鲜———这个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仅存的几个坚决支持中国

的兄弟国家之一。

① 《北京市实习生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64 年 8 月，北京市档案馆，102—001—00307，第 571—586 页。
② 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29—42 页。

结 语

通过对北京市接受和培训朝鲜实习生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窥见中国政府在该方面的苦心。从技

术学习到生活娱乐，中国政府均事无巨细。事先准备、专人照顾、随时沟通，及时改进，目的是要让朝鲜

同志在中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尤其是在工作中涉及待遇问题、技术保密问题时，中国政府的处理

态度一向是要让朝鲜同志满意。至于经济援助中本应当有所考量的经济效益中国政府却很少顾及，中

国在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慷慨和大度。
此外，朝鲜实习生工作所具有的政治性特点不容忽视。这里的政治性可以理解为发挥国际主义精

神，在共同意识形态下给予无私的帮助。当彼此信仰一致，目标一致，便可以称兄道弟，不分你我，共同

的意识形态能够淡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可以替代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
具体体现在朝鲜实习生项目上，即，当中朝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一致时，朝鲜实习生工作便如火如

荼地进行，中国政府不仅可以在朝鲜实习生待遇问题上不顾国家经济压力和负担地给予优待，甚至可

以在技术保密问题上对研发的新技术慷慨公开; 而一旦中朝两国在政治理念相左进而决裂，实习生工

作便戛然而止，之前所有友好关系的积累都归于零，所有的优惠待遇和技术公开也在瞬间化为乌有。
朝鲜实习生工作作为当时中朝经济技术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时中朝经济关系的一个缩

影。中朝经济关系看似简单，然而在这种单向援助与受援关系的背后，实则隐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和

外交因素，这至少涉及中朝关系、中苏关系、苏朝关系的变化。当中苏矛盾和分歧加深，中国需要朝鲜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支持，中朝关系的重要性凸显，因而对于朝鲜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都尽可能的满

足。这也是 1960 年代初期朝鲜向中国提出实习新技术时，中国政府出于两国政治感情的考量而对朝

鲜慷慨公开新技术的原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朝关系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

病②。中朝关系是一种非正常的国家关系，其交往准则并非是现代国家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是共产党

党际关系中的政治准则，因此意识形态是决定彼此间开展所有关系活动的唯一标准。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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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pute over 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 between U． S．
and ROK in the Perspective of“Alliance Dilemma”( 1954—1956)

( by LIANG Zhi)
Abstract: The new leaders of Soviet Union actively called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capitalist coun-

tries after 1953，and there was a relaxa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Syngman Rhee worried that
U． S． would abandon the Republic of Korea，as a price of buying peace． Therefore，he provoked a dispute o-
ver the 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 to create tensio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that unilateral actions by ROK most likely started hostilities which would get U． S． involved． For this reason，

U． S． used tactics of appeasement and pressure against Rhee． On June 9，1956，the U． N． command removed
the NNSC personnel from ROK and the dispute was settled． The dispute over NNSC between U． S． and ROK
tells u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U． S． -ROK crisis of confidenc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lob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U． S． and lo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ROK． The U． S． often examines closely the Korean Peninsula
problem from an Asian or even global angle，and isn’t willing to be entrapped by unilateral actions of ROK，

and the ROK always judges U． S． global and Asian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worries about being ignored or even abandoned by U． S．

Keywords: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abandonment，
entrapment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North Korean Interns in Beijing: Basic Infor-
mation and Changes of Policy ( by DONG Jie)

Abstract: From 1950 onward，Beijing became one of the 39 cities in China where some North Korean
workers were accepted and trained as interns． In this project of North Korean interns，the local government of
Beijing followed every instruc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considered the whole program as a political
task． It upheld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vided these interns with care and convenience in every
way，from their technical study to daily entertainment．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Beijing fell into a diplo-
matically passive position due to the leaking of new techniques，it placed priority on politics and generously
made them available to North Korea for fear of damaging the two countries’relations． The project of North
Korean interns came out of the two countries’agreement on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and ended due to the de-
viation of their political ideologies． As an epitome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the
project shows an influence that the political relation has exerted on the economic sphere，and also reflects a
structural defect of the two countries’relations．

Keywords: DPRK，intern，Sino-DPRK relation

Georg Simmel’s Diagnosis of Mental Life in the Metropolis
( by JIANG Yi-min)

Abstract: Simmel’s analysis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foreshowed a contemporary academic interest．
Based on neo-Kantianism，Simmel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and used the phenomenon of
the metropolis as an arena to illustrate distinc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Simmel argued that
the mental life of metropolis mainly involved as follows: ( 1 ) the intensification of nerve stimulatio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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